
姓名：莊勝凱  

現職：聲音工作者  

流浪國家：日本  

流浪計畫：感受日本的壓抑文化與聲音美學， 

                    探索自己的聲音能傳多遠，表達多深。  

 

開始這趟旅程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母親離世的衝擊，發現自己對於許多事物的感受力下

降，其實這樣並沒有不好，只是換個方式抽離看待這個世界，我漸漸開始對自身從小

到大這種抽離與壓抑的情緒產生好奇，印象中接觸到的日本電影、文學等作品大多都

會出現武士、切腹、極致的美、壓抑的情節又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帶有儀式感的舉動，

我常常在想，生活有需要如此用力嗎? 當我更理解到自己的個性後，想想壓抑似乎是一

種用力的行為，我打算去日本看看。 

 

一直以來以模組合成器演奏做為志向，但對於日本蓬勃發展的聲響藝術與合成器場景

卻一無所知，觀察日本對於外來文化的衝擊總是能夠轉譯並發展出獨特的樣貌，這是

我非常有興趣的部分，日本又屬電子樂器、合成器發展的大宗國家，所以決定帶著我

的器材前進日本，並以東京、大阪為主軸，期望在陌生城市裡激發出更多火花。 

 

東京是個處處都有活動的城市，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演出活動隱藏於冰冷大樓內、住

宅區的地下室。 

 

與友人提起此次的計畫，洋洋灑灑的條列出藝術大學等各式學術單位，他卻笑著說這

種生活不就是要去「涵洞」裡面尋找嗎？ 

看的第一次演出讓我非常有印象，現場只有我一位觀眾，台上是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

三人組實驗樂團，編制是薩克斯風、人

聲、模組合成器。 在日本常常可以遇到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帶著家當演出闖蕩的

藝術家，這次他們邀請日本兩位演奏家

即興。演完後我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我

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電吉他，要彈不彈甚

至大多時候是沒有開音箱，僅僅利用電

吉他微弱的聲響，演奏方式有如身體肌

肉放電的抽搐模樣，卻很「和諧」，原

來一旁的鼓組也在追趕著電吉他手的呼東京看的第一場演出 



吸，其他聲部一同跟上，彼此追趕、破壞，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在日本了，原來演

出是這麼自由的事情啊，原來這就是「涵洞」！ 

城市的早晚氛圍截然不同，早上擁擠卻安靜出奇的電車，與晚上零星觀眾卻充滿能量

與聲響的空間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感受到的日本總是存在著兩種極端，我正試著體會

極端之下的平衡。 

首站落腳處是位於高円寺的車站旁，這裡是許多龐克音樂人與藝術家的聚集地，每晚

街頭充滿生命力，各式店面的吵雜聲與其他地方非常不同，一個禮拜後我搬到車站另

一頭的住宅區，距離五分鐘的路程，宛如兩個世界，這裡的生活條件提升，人的裝扮 

、步行速度、聲音、距離也都隨著車站分界不同以往，這樣的差別讓旅程的孤獨感增

加了不少。 

我發現日本的社群連結非常緊密，有次去看了場「模組合成器」演出，到了場地後發

現所有人都帶了自己的器材（還不能太大），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場演出並不是真

正的「演出」，而是大家帶著自己的小器材來 Jam(合奏，而模組合成器除了聲音上的

合奏以外還可以藉由線材串連彼此器材的電子訊號進行更深層意義的合奏），知道後

馬上衝回去帶我的合成器過來，由於參與者的經驗參差不齊，所以過程中還有個帶領

者分享電子音樂的脈絡、音色、編曲

等等概念，我很訝異這種現場不是發

生在學校而是酒吧。 

                                   與當地接觸即興社群玩耍 

 

 

誤打誤撞的模組合成器活動 

 



隨著旅行時間的增加，孤獨感也更深，一方面享受著大城市的喧鬧，另一方面也因為

吵雜而迷失，雖然都有演出活動，旅程也符合當初的計畫進行，但感覺被困住了，這

個充滿能量的城市沒有一刻是真正安靜，爆炸的資訊雖讓我體驗許多但同時也無法消

化，物理與心靈皆是，所以決定暫時逃離原本的計畫。 

這股衝動讓我去了二宮，二宮是位於神奈川南邊的一個小城鎮，這裡沒有任何觀光景

點，看不見觀光客，唯一熟悉的是山、海以及大賣場，接下來的兩個禮拜跟電子音樂

場景完全沾不上邊，每天早上騎著腳踏車去爬山、看海、撿石頭、晚上煮飯、逛賣場 

、研究戰國史。 

每天爬山、看海、撿石頭的生活，讓我開始專注於觀察任何我所能接觸的事物，路上

的招牌文字、深山神社與植物、裂了兩半的石頭花紋、海邊防洪閘門的聲響..等，可能

是因為這裡沒有太多城市刺激，任何能夠觀察的細小事物都變得非常巨大，加上獨居

實在太安靜了，我常常得打開電視聽新聞，這個行為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只有自己獨處

的狀態，或許這正是為什麼聲音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存在，我開始思考聲音對我的

影響，體感也正影響著我，走路與呼吸的頻率、自然聲響的規律，這些體驗再轉化回

演奏時，我發現更能在演奏當下找到聲音與聲音之間的空間與表達了。 

      山裡的樂園 



神奈川海岸線的石頭                                                                                     有獨特殘響的海岸涵洞 

 

回到台灣後，我把在日本的觀察方式在台灣使用，我想有時候我們必須與被觀察的事

物產生距離才能有觀察的空間，距離產生空間，距離同樣也是時間的變因，回來聽在

日本演出的音檔發現，這兩個月的過程讓聲音與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聲音的先後、

快慢、動態，騎車的速度、走路的距離、呼吸的頻率，這些都有不同，語言不通時會

聽得特別用力，文字也看得特別用力，我想把這個心態延續下去，不把任何事當成理

所當然，對我來說聲音與表演好像又跟生活更近了。 

 

 

在吵雜的城市忘記聲音，在靜謐的時刻想起聲音。 

 

 


